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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從大學慢慢唸到現在博士班 

愈來愈覺得學術界也不像人待的地方 

本文說到的一個重點是助理教授被壓榨的問題 

事實上我覺得總結就是「以研究成果來斷定一個老師是否適任這件事實在是太過

武斷」 

以我在臺大數學待了這麼長一段時間的感覺 

那些研究很傑出的老師（至少抬面上得獎啦… 例如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之類的） 

事實上教學都很… sloppy 
教學好的老師反倒是很少聽到會得獎… 

也許這是數學界（或說是臺大數學系）很特殊的狀況吧！ 

說實在… 我有自信我現在去教書可以教的比很多抬面上的老師好 

但是做研究這種事本來就是風險很高的事 

像我來這裡第一個研究的東西就是別人卅年沒做出來的問題 

我和我老闆撐了一年半之後也放棄了 

還好我老闆還有跟別人合作別的問題 

不然這一年半沒出任何研究的成果就要說我老闆很差勁不適任嗎？ 

但是事實上我老闆可是個很厲害的角色 

至少我比起他算是遜多了… 

當然… 我老闆也說過一句話 

真的有在做研究的人會比較清楚該教些什麼東西給學生 

我也認同這點 

但是這不表示這就是要用發表的論文數的多寡去評斷一個老師是否有在做研究 

只是這樣又會說到要如何去評斷一個老師是否真的能做研究… 

這是另一個問題我暫且不談 

  

現在臺灣的高等教育界開始走向了比較分工的情況 

有開始想區分研究型與教學型大學 

可是很明顯地大家（至少國立大學）一窩蜂地想搶著當研究型大學 

問題是真的需要這麼多研究的人嗎？ 

我老闆常常跟我說 

美國的數學研究所裡面充斥著許多能力很差的研究生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數學教學的需求一直是遠多於研究的需求 

所以為了能滿足這個教學的需求 

只好汗牛充棟（成語有沒有用錯呀？）地給那些事實上完全沒研究能力的研究生

學位然後去教書 

而像文學院之類的科系 



據說在發表論文的難度上跟純理學院（做理論的… 實驗方面的我暫且不談… ）

比並不會差太多 

只有像工學院或管理學院這種能跟業界合作的才可能拼命發表論文 

在最近申請學校一則獎學金時鬧的笑話是 

因為這則獎學金的名字叫博士論文獎學金（dissertation fellowship） 

就是只有即將博士最後一年的學生才能申請的獎學金 

但是全校只有四個名額 

然後數學系的人都笑著說 

這種獎學金數學系的人去申請鐵死的 

怎麼跟工學院那群動不動就十幾篇論文的學生拼論文獎學金 

  

講了這麼多 

說實在也只是覺得唸了半輩子書 

結果真的有了一技之長之後最後還是被人糟蹋還真是很無奈 

至於學術界裡面政治、派系那些問題我並不想觸及 

畢竟那些真的是各行各業都有 

只是學術界裡面那些年輕的人在升等的壓力下還得承受派系鬥爭之苦 

就真的不是那些只要安份守己就能保住工作飯碗的人能想像的了… 

  

感想太多 

等有機會再好好發表 

有任何想法歡迎交流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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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壓榨 -- 兩萬名教授長工的故事 

 

作者：李雪莉 

 

凌晨三點，一位國立大學助教授與中研院副研究員兩位好友不約而同地掛在網

上；為了趕研究論文進度，只能趁著安靜的深夜加工。 

 

這位助教授一早九點還有課，起了個大早，先是備課，泡了杯即溶咖啡，撐起已

熬了兩天夜的身子。上完三小時的課，還來不及吃飯，又匆匆趕去開教學會議。

面對無效率、各自表述的話語，才想起前輩提醒她的話，「不要好心參加行政工

作，不但累又會莫名 



得罪人。」 

 

就這樣，一個會又接著一個會，「處於一種腦死的狀態，」她帶著激動的口吻說。

這一天她忙到晚上九點，沒有氣力參加早已報名的舞蹈課，「那夜我在一位老師

面前放聲痛哭，」她說，不知道大學老師的生活竟如此慘白。 

 

學術金字塔的底層 

「拚研究是為了升等，六年不升，就等著說拜拜，」她苦笑說。 

 

像這位助教授一樣生活灰色的，還有七千五百位，甚至上萬位。 

 

目前全台灣的助理教授約七千五百位，約佔教師人數的三成，若把副教授也算在

裡面，則超過七成左右（不包括講師）。 

 

一九九七年，〈大學法〉修訂，台灣學習美國制度，在大學正、副教授下，增設

助理教授一職，為的是把關教授品質。 

 

助教授不但是大學殿堂裡壓力最大的階級，授課時數最多，每週要上滿九到十小

時（比起正教授的八小時、副教授的九小時還多）。 

 

他們也是學術金字塔裡的底層，像工蟻般得服侍著上頭的蟻后（教授）。 

 

一位私校副教授打趣以「幫派運作」來比喻這新興的階級--「學術長工」、「教

授級長工」。 

 

學術巨塔 「包工程、混幫派」 

他說，當資源與升等的權力掌握在金字塔上層的正教授手上，副教授或助教授為

了往上爬，就必須混進幫派裡玩他們的遊戲。 

 

首先，缺乏支持及地位的助教授與副教授必須依附在知名教授麾下，搶研究、分

資源。 

 

以國科會或政府大型研究計劃為例，研究計劃幾乎只有教授級才能接案。 

 

於是，像包工程一樣，教授有合格執照爭取工程，然後發包給中盤商（副教授和

助教授像散包）。 

 

這位法律系副教授面不改色地描述學術巨塔裡可能充斥的黑暗；「如果我拿了兩



百萬計劃，給你三萬，你不做，就在系評會、院評會裡說你服務或教學不好，挑

剔你；你在服侍我的過程，讓我不舒服，不要想升等時會投你一票，」他，神色

鎮定地說。 

 

為了往上爬，這群學術長工要付出的代價不少。 

 

舉凡大量行政工作、大班通識課、大學博覽會等活動，幾乎「自然而然」落到年

輕老師身上。 

 

一位副教授情緒激昂地說道，自己的生活像是被「五馬分屍」，除了教學，還被

選派參加了校內十多個委員會，為了瑣事疲於奔命。 

 

能力不再是衡量老師表現的關鍵，人際網絡、派系運作、通情達理的技巧，反而

舉足輕重。 

 

於是，大多數的學術長工行事低調。有副教授不敢開家裡的百萬名車上班，原因

是「怕人眼紅」，也有助教授不敢隨便出書，因為「前面的長輩沒掛掉，敢出書，

不要命啦！」 

 

學術長工兢兢業業走學術鋼索，目的就是早點拿到教授資格。 

 

年初，來到位在嘉義民雄的中正大學；歸心似箭的學生讓原本偌大的校園更顯空

曠。校園內，只見形單影隻的老師，穿著拖鞋在校園漫步。 

 

抗議升等制度不公 

但不久前，百位，約四分之一的中正老師進行網路連署，劃破了長久以來校園裡

的寧靜。 

 

網路上，「教師須團結 團結真有力」的大標題表明了教授們內心的不平。主要

是抗議學校祭出的不公平升等制度。 

 

在中正大學的教師聘書上，明白寫著「八年條款」。傳播學院副教授羅世宏解釋，

就是助教授在「七年內提升等，沒過，第八年要你找工作。」 

 

要在一定時間內升等不是老師們反彈主因，而是升等的標準竟加入「國科會接案

量」；在中正大學的升等辦法上頭，明白寫著國科會甲類研究案「一件五分，兩

件十分，三件十五分，四件十七分……」。 

 



中正大學校長羅仁權認為，督促老師做研究，是走向國際最好的方式。但老師很

不認同。 

 

因為人文社會領域申請研究案的通過率偏低，用同一標準一體適用到全校老師的

升等，已逼走不少年輕老師。 

 

不論是哪種計量方式，大學為了追求卓越，用研究量決定老師升等的制度是趨

勢，而且已讓助教授和副教授們無不卯足勁拚論文。 

 

權力掌握在金字塔頂端 

「惡性循環啦！老師忙，沒時間備課，學校不要求教學品質，只叫年輕人發表文

章，」一位六十幾歲的資深教授痛心疾首說道，叫年輕老師如何關心學生和社會

的需要？「年輕人被逼得去寫、論、文，」他感嘆。 

 

升等制度，從評鑑方式到過程，掌握在學術金字塔頂端的教授手上，由他們訂定

遊戲規則。既有的權力不斷複製，而且更為鞏固。 

 

最近法律界流傳著一位大學法律系助理教授因為過紅，不但專書熱賣，又活躍參

與民間活動，結果，一路上得罪不少人。這位老師的助教授生涯已超過六年，今

年還要提升等，面對自己的升等之路不順遂，他無奈地嘆道，「我就是沒人庇蔭，

不玩派系，才會 

這麼慘。」 

 

「早知道玩這種遊戲，不如去當法官或檢察官，薪水是這裡的一倍，」他大嘆口

氣，「你永遠不知道升等的路上，有多少人等著宰你。」 

 

學術黃金期被扼殺 

歷史上，教授的黃金年華是在進入學術圈五年左右，三十五歲到四十歲，達到顛

峰。像愛因斯坦，二十六歲，取得博士學位同年，就發明「狹義相對論」。 

 

台灣在新進教師最需養份與協助的階段，只給壓力、吝給資源，扼殺年輕學者的

學術生命力。 

 

面對不夠健全的升等制度及付之闕如的支持體系，不由讓人擔心，成千上萬的學

術工蟻如何正常教學、研究？如何把追求真理的熱情交給下一代？又如何在十年

後代表台灣展現國際級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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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面故事中共有五篇專文報導了現今高等教育之怪現象 

許多評述更是一針見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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